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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IGC设计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探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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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文章立足设计学视角，从设计思维层面探讨 AIGC 对大学生创意表达的影响，聚焦剖析其中的认知启

发机制。随着 AIGC 技术的蓬勃兴起，大学生在创意实践与表达中与之深度融合，然而针对这一特定群体、学

科范畴内的认知作用机制，尚缺乏精细化研究。通过整合设计学理论、认知理论等原理，分析 AIGC工具如何重

塑大学生设计认知架构，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能力。为高校设计教育借助新兴技术优化教学策略、提升设计美育

效果提供理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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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在科技与艺术加速融合的当下，AIGC 正重塑艺术与设计创作版图。技术的进步降低了艺术创作门槛，大众
成为创作者和欣赏者。同时，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让艺术创作、构思、欣赏和接受进入非物质化阶段，更加高
效便捷[1]。从知识接受层面看，艺术知识学习能助个体提升创作水平，培养审美、创造力与表达能力[2]。因此，
让 AIGC技术介入设计美育，有利于丰富设计教育的手段、提升美育效果和学习者创新与表达水平。在设计学领
域，为了提升自身竞争力，艺术设计创作者需要具备敏锐的感知、创新的构思与精湛的表现技能。而从设计思维
的培养与通识教育的层面看，这也是新时代提升人才综合竞争力的核心要素。大学生作为未来行业的后备力量，
在 AIGC时代下，必然需要思考如何在新的技术工具助力下提升自身的创造力。

当前，AIGC从辅助、协助到自主内容创作，已经发展出多种相关设计工具[3]，从智能绘图软件生成创意草
图，到文本排版助手优化设计文案，借助深度学习与大数据，精准捕捉流行趋势，为设计工作提供海量灵感素材
与自动化流程支持，深受大学生青睐。尤其是设计专业大学生怀揣着打造独特视觉、交互体验的抱负，但常受困
于创意枯竭、技法局限、跨文化理解不足。AIGC的出现，为突破大学生创意表达诉求与瓶颈提供崭新契机。目
前，多数研究聚焦 AIGC 通用效能，鲜少从设计学专业特性出发，深挖其在大学生认知层面的启发机制，填补
这一空白对数字技术时代下的设计教育革新至关重要。文章尝试通过探讨大学生创意表达中的认知启发机制，分
析 AIGC如何介入并提升这种认知启发效果，从而为未来 AIGC技术更好地在推动与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能力方
面提供借鉴与参考。

二、设计思维视角下的认知启发理论阐释

从设计学视角看，设计活动过程的核心是创新，而创新需要突破现有的经验和模式，具有“不确定性”
特征[4]。创意作为创新的起点，也是推动知识创新的重要基础，将这种知识的创新进行组织与传递，则形成

了创意表达。从设计层面看，创意表达是一种知识认知、构思、创新与传递的过程，而设计师在设计过程

中的思维活动是创造力的一种体现。由于定义和理解设计问题是设计思维的重要部分，设计师花费时间定

义和构建问题，能更好地实现创造性结果[5]，即设计思维是创造力在设计领域的具体体现方式[6]。由于在提

升创造力方面，设计思维的关键环节对创造力有重要影响，设计思维的训练也被提议作为培养创造力的一

种方法[7]，例如刺激批判性思维和创造性思维等不同思维类型的转换有利于培养和提升创造力[6]。因此，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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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解创意表达过程中的认知启发机制，需要从设计思维视角进行探讨。

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又被称之为设计思考，是用于定义、解决抗解问题的独特思维方式[8]。

这一概念源于 19世纪巴黎美术学对建筑设计教学可能性的探索；随后，1969年赫伯特·西蒙在《人工科学》

中提出设计思维概念的雏形，设计思维能力的培养开始在学校推广；直到 1987年彼得·罗尔正式提出了“设
计思维”的表达，随后这一概念开始扩散至工程、设计、艺术、管理、教育等诸多领域并助力设计创新；到

20 世纪末，学界进一步意识到设计思维在人才培养中的重要性，将它引入教育系统来解决教育根本问题[9]。

当前，在教育智慧化与 AIGC迅猛发展的背景下，学者们开始重视并探索设计思维对 AI学习和创造力的影

响[10]。

总体上看，设计思维是一个综合性概念，涵盖多种思考方式与理论工具，其维贯穿在创意的凝练构思

与传递表达的全过程。考虑到认知启发在设计学领域的应用，文章从设计思维体系中的视觉思维理论、设

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三个方面对 AIGC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探讨。在三者中，视觉思

维理论是设计思维的感知基石，体现在知识的感知和创意凝练的初期；设计语义学作为设计思维的意义填

充剂，通过挖掘创意元素背后的文化、情感、象征意义，丰富创意的内涵，体现出创意形成的价值；思辨

设计为设计思维打破常规，拓宽问题与思考的边界，注入启发创新、迭代的活力，给创意的传递与表达带

来更广阔的思考与无限的可能。因此，本研究以设计思维体系中的视觉思维理论、设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

三个理论为基础，对 AIGC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探讨（图 1）。

图 1 AIGC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模型

（一）、视觉思维理论下的感知重塑

视觉思维关乎人们如何通过视觉感知、意象生成去理解与创造，为设计注入直观的视觉表意逻辑。设

计思维可以以视觉的形式呈现出来，又以视觉设计的方式传达出新思维的具体内涵[11]。鲁道夫·阿恩海姆在

《艺术与视知觉》中强调视觉本身就是一种思维方式，人们通过视觉感知获取知识和信息，并且这是创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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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达中知识认知的重要途径之一。视觉思维理论强调视觉意象对思维的驱动，尤其是创造性思维活动离不

开“视觉意象” [12]。在日常体验里，人们无时无刻不在借助视觉感知捕捉外界的知识与信息，而这一过程更

是创意萌发阶段，知识内化的关键路径。AIGC设计工具（如 SORA）的出现挑战了传统的审美观念、标准

和艺术创作方式。以 SORA 为代表的这类工具，推动了审美观念的多元化和现代化，结合增强现实、多模

态交互等前沿科技，颠覆了过往的艺术创作手法与审美评判标准，带来了新的“视觉意象”生成方式，也丰富

了知识的感知与内化的途径。H. Yin（2023）等多位学者通过设计实践研究探索 AIGC工具在概念设计方面

的应用，强调AIGC有利于将设计灵感快速转化为概念方案，提升设计效率，促进跨学科合作[13]。H. Lin（2024）
通过实验对比 AIGC 与传统创意生成方法对产品设计构思阶段创造力的影响，认为 AIGC 生成图像的质量

对创造力有显著影响，且高质量图像更具启发性[14]。因此，对于未接触或鲜少接触 AIGC绘图工具的大学

生群体来说，通过输出的新奇视觉画面，AIGC设计工具有助于冲击大学生固有视觉经验，促使其重新感知

形态、色彩、空间关系，拓展视觉认知广度，为创意构思注入活力，从而为创意的生成、传递与表达打下

基础。

（二）、设计语义学框架内的意义建构

设计语义学的理论思想源自于索绪尔的语言符号学（Semiology）和皮尔士的逻辑符号学（Semiotics) [15]。
克拉斯克利本道夫（Klaus Krippendorf）和莱因哈特布特（Reinhart Butter）在 1983 年提出设计语义学的概

念，克利本道夫在《设计：语意学转向》一书中也从符号学角度对设计语义进行了梳理、完善和解读[16]。

设计语义学宛如一座桥梁，横跨在设计元素与深层表意之间，深度挖掘潜藏于设计背后的文化、情感、象

征意义，从而为设计成果注入饱满且多元的语义内涵。在创意表达的进程里，它扮演着的 “意义填充剂” 角

色，让每一个设计构思都超脱于单纯的形式与功能，拥有触动人心的灵魂。

在设计语义学的语境下，AIGC的出现有利于大学生对已有知识进行全新的意义解读与建构。以往，学

生对于设计符号的认知可能局限于课本知识、既有案例，理解相对狭隘与静态。虽然 AIGC工具自身的深

度文化语义理解效果一般[17]，但作为媒介，AIGC 则可凭借强大的数据整合与生成能力，迅速产出多元风

格的设计范例，从而触发和提升作为使用者的大学生的深度文化语义理解能力。例如在文创产品设计领域，

AIGC 能融合传统民俗元素与现代潮流风格，生成风格跨度极大的系列作品，从古朴典雅的剪纸风书签，

到赛博朋克感十足且融入京剧脸谱元素的手机壳。大学生在剖析这些作品时，可以近距离观察与分析不同

设计元素巧妙拼接、组合的表意逻辑。或是通过 AIGC生成式训练，重现中式美学风格[18]，提升文化符号

在文创设计中的适用性。设计语义学借助 AIGC的手段将抽象、晦涩的设计符号理论转化为直观可见、可

感的实例，从而促使学生更新脑海中原有的意义生成模式，从更细腻、灵动的角度去构思创意，让创意表

达不再浮于表面，而是深入到文化脉络与情感内核之中，提升学生思考与表达的深度。

设计语义学聚焦设计元素背后深层的文化、情感意义，赋予设计成果丰富语义。在设计语义学语境中，

AIGC的介入可以辅助大学生解读设计符号、赋予作品文化内涵。通过分析 AIGC 生成的多元风格设计，

学生理解不同设计元素组合的表意逻辑，更新认知中的意义生成模式，提升创意表达深度。

（三）、思辨设计视域下的观念迭代

相对于设计语义学强化当下设计作品表意清晰度与丰富度的务实视角，思辨设计多是前瞻性、批判性

的，意在激发深层思考。思辨设计的概念来自于邓恩与雷比的著作《思辨一切: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

(Speculative Everything: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 。它旨在打破既定思维范式，促使人们突破当下，

重新审视技术、社会与人类生存之间的复杂关系，并畅想未来可能性[19]，其核心在于启发思考、促使行为

改变。但为了达成这一目标，首先需要吸引受众注意力，它利用视觉手段却不将制造视觉冲击当目的，而

是在夺人眼球之际传达观念，激发想象反思[20]。从这个维度看，思辨设计是在视觉思维理论基础之上进一

步思考创意的生成与传递价值。在创意表达的情境中，AIGC在启发大学生探讨思辨设计发挥着独特效用。

AIGC 生成海量多元、乃至超出现有认知边界的设计设想，这成为大学生开启思辨之旅的起点。面对这些

设想，他们不再局限于单纯考量设计美感或功能实现，而是被推动着去追问设计背后隐匿的价值观、伦理

困境以及社会影响。例如，AIGC 产出的未来城市交通设计方案，可能融入飞行汽车、智能道路等元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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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在接触这类方案时，会触发思考交通变革对城市空间布局、居民社交模式的重塑，思索其中涉及的

数据隐私、资源分配不均等伦理问题。这一思辨过程促使大学生摆脱惯性的设计套路，更新自身观念体系，

帮助大学生从更宏观、更具前瞻性的视角去酝酿创意，让设计不再只是视觉或功能的呈现，更是观念交锋、

社会愿景映射的载体，由此提升创意的思想高度与社会价值。

三、AIGC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策略

（一）、感知拓展策略

吉尔福特认为，思维是朝着多种方向展开的，具有发散性。而这种发散性思维是创造力的关键要素 [21]。

AIGC通过大数据与算法形成的强大联想和拓展能力，可以刺激使用者的发散性思维，从而强化使用者的创

意构思与传递能力。从视觉思维理论的视角来看，在知识的认知方面，可以借助 AIGC工具通过视觉思维

的刺激和视觉感知的丰富进行视觉冲击训练，例如教师可收集海量风格各异的 AIGC 生成设计作品，按主

题分类，如未来科技风、复古蒸汽朋克风等，定期让大学生浏览、分析。组织限时 “视觉速记” 活动，要求

学生快速捕捉作品关键视觉元素，随后复述，强化视觉感知敏锐度，激发大脑对新奇视觉形象的联想与创

意转化。在知识的启发方面，可以借助 AIGC强大的联想、拓展能力，结合视觉感知与交互等手段刺激大

学生的发散性思维。当学生输入一个简单创意主题，AIGC可以反馈出跨领域、多风格的关联内容，促使学

生突破常规思路，提升思维的流畅性，尝试更多创意变通路径，催生独一无二的创意点子，强化创意能力。

丹尼斯·普罗菲特(Dennis Profftt)与德雷克·贝尔(Drake Baer)在《感知力》中提到，我们的感知、思考、

记忆等心智活动和身体的感知运动系统紧密相连，身体经验是认知过程的关键。因此，从具身认知理论视

角来看，为了更好的训练与拓展大学生在创意表达过程中的认知与启发行为，可以通过 AIGC工具进行多

感官联动启发活动，鼓励学生运用 AIGC 产出的创意蓝本，拓展到多感官体验设计。例如，把 AIGC 生成

的奇幻场景图，转化为一段音频描述，或是设计成有触感交互的实体模型，调动听觉、触觉等感官，打破

视觉主导的惯性感知模式，全方位重塑认知感知体系，为创意萌发积累丰富素材。

（二）、语义深化策略

设计语义学鼓励受众对知识的多元意义解读与建构。为了丰富大学生在创意表达中的知识认知与启发，

可以通过逆向思维诱导和跨界联想催化等不同维度对知识进行创新。借助 AIGC工具给出常规设计思路下

的创意成果，引导学生反其道而行之。例如 AIGC生成一套色彩明亮、造型圆润的产品设计，要求学生构

思色调暗沉、棱角分明的反向设计，打破思维惯性，挖掘逆向思考中的创意潜力，培养从不同视角审视设

计问题的能力。以及结合发散性思维进行跨界联想，借助 AIGC 整合多领域知识的优势，设定跨界主题创

作任务。如将生物学细胞结构与建筑空间设计关联，让学生借助 AIGC 搜索相关知识、生成初步创意概念，

跨越学科边界，促使大脑建立新的思维连接，催生新颖独特的创意构思。

再者，例如 AIGC 生成的传统节日海报设计，不再是简单堆砌节日元素。它可能会把春节元素置于未

来都市的霓虹灯下，用科技感的线条勾勒福字，这种新奇组合挑战了学生对传统节日表意的常规认知。大

学生通过研究这类设计，有利于思考传统文化在现代科技冲击下的新诠释，挖掘出诸如 “传统与现代共融

共生”“古老习俗在新场景中的焕新可能” 等深层意义，进而可以在自己的创意作品里尝试融入这类突破常规

的语义关联，使设计承载更厚重的文化底蕴，也更契合当代受众多元的审美期待，为创意表达赋予了别具

一格的魅力与深度，让作品从千篇一律的套路中脱颖而出，真正做到以意动人。

（三）、观念重塑策略

新的设计生产工具必然会对现有的设计流程、设计伦理带来冲击。设计伦理学强调，设计活动既要兼

顾技术可行性，亦需承担相应社会责任[23]。AIGC 作为新型设计工具，其生成内容中潜藏的伦理争议与文

化误读，为大学生设计观念的重塑提供了鲜活素材。通过引导学生对这些争议性内容进行深度剖析，可推

动其从被动接受既有观念转向主动建构兼具社会意识与文化自觉的设计观。从伦理思辨引导维度而言，

AIGC 生成的设计内容常显现技术应用与伦理约束之间的矛盾。在设计教育中，针对具有伦理争议的 AIGC
设计案例——例如，针对 AIGC 生成的 “AI 换脸” 广告设计，可以通过辩论会、学术研讨、课程实践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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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方式进行思辨分析，使学生直观认识到设计伦理并非抽象概念，而是贯穿设计全流程的实操准则，促使

其将 “社会责任感” 从口号转化为具体设计逻辑，引导学生将创意从单纯追求新奇转向兼顾社会与环境责任。

此外，在文化自觉培育层面，AIGC对多元文化元素的拼贴特性，既可能丰富视觉感知、催生创新表达，但

也可能导致文化符号的浅表化挪用。因此在应用 AIGC工具进行创意表达的过程中，设计教育者需要重视

过程中的文化意识唤醒，引导学生思考这种 “符号挪用”现象，在此基础上追溯文化根源，理解文化内涵在

设计中的表意与转译，重塑对设计中文化表达本质的理解，并逐步探索契合出人机协作的创作观念与模式。

四、结论

AIGC技术的出现降低了创作门槛、提升效率、拓展创作可能性，为人们寻求灵感和创意提供条件。但

作为学习者与技术应用者，AIGC带来的学生主体性消解和“路径依赖”问题也不可忽视[9]。虽然 AIGC创作

工具可以在人机协同下实现一定程度的设计创作，但其本质是工具，其内容生成机制本质上仍是来源于现

有智慧而非全新知识，因此会出现艺术内容同质化等相关问题 [24]。创意的构思与传递的主体仍应聚焦于学

生本身，而不是沉溺于技术给出的答案。技术是中立的双刃剑，从知识的认知到设计内涵的丰富，再到突

破常规情境的创意凝练与表达，文章尝试从设计思维视角，运用视觉思维理论、设计语义学与思辨设计理

论对 AIGC影响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进行分析。当然，在此基础上，更重要的是需要思考如何

用好 AIGC工具，更好地促进大学生在使用 AIGC工具过程中的知识创新与创意传递，提升大学生创意表达

能力的同时也提高大学生数字素养。

总体上，文章旨在厘清设计思维视角下 AIGC 驱动大学生创意表达的认知启发机制，既探索其积极作

用，也点明潜在风险。未来高校在设计美育中宜因势利导，嵌入 AIGC 教学模块，培育学生批判性运用能

力，从而更好地提升学生的创意表达能力，提高大学生综合能力培养质量。后续研究可通过实证研究的方

式对本研究中提出的认知启发模型与机制进行验证，从而聚焦精准干预策略细化，进一步推动设计教育高

质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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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 Analysis of the Cognitive Inspirational Mechanism of AIGC Design-Driven

Creative Expression in College Students

Ouyang Lan 1

1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Education,Guangzhou,Guangdong 510000, China

Abstract: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gn, this thesis explores the impact of AIGC on college students' creative
expression from the level of design thinking, focusing on analyzing the cognitive inspirational mechanism involved.
With the vigorous development of AIGC technology, college students are deeply integrating it into their creative practice
and expression. However, there is a lack of refined research on the cognitive mechanism within this specific group and
disciplinary scope. By integrating principles from design theory and cognitive theory, this paper analyzes how AIGC
tools reshape college students' design cognitive framework and enhance their ability of creative expression. It provides
theoretical suppor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optimize teaching strategies and improve the effect of design aesthetic
education by virtue of emerging technolog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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